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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回  飛龍觀夜趕喬玄齡　北高峰二次杭州擂

　　　上回書正說到：下揚州請南俠，誤入飛龍觀，小老道端上酒來，孔秀要喝，風流俠張子美不讓他喝，那意思是喝了酒就沒命

啦！孔秀的心裡有些不服，說：「咱爺兒們從小就乾這行當的。」老俠微然一笑：「哈哈哈，賢姪你所見到的是第三等最次的蒙汗

藥，既有色也有味。第二等是有味無色，或有色無味，第一等是無色無味，清亮透明，這是最好的蒙汗藥，叫雙無散。」

　　海川在旁邊一聽，臉上有些發燒，看來自己初入江湖，經驗閱歷還差得遠哪！

　　看來吃一塹，長一智。老俠張鼎張子美這個人物，自幼在江湖闖蕩，那些大道邊兒、小道沿兒、蹲包頭、放響箭、紅鬍子、藍

靛臉、花布手巾纏頭、墳前裝神、墳後裝鬼、打悶棍套白狼、偷雞摸狗拔煙袋、隔著窗戶拉被窩、大喊一聲「褥套留下」的那些白

天放火、夜晚殺人、窮凶極惡的勾當，沒有張子美沒經過的。海川忙問：「老哥哥，您怎麼看出來的？」「海川，你看這種藥放在

酒裡，其性最烈，沾唇即醉。你看這酒面底下，被藥力拿的這酒在酒杯的周圍轉，不仔細看不出來。」海川一看真是這樣：「哥

哥，這是賊廟？」

　　「別忙，孔秀賢姪，你出去藏在柱子後面，等小老道來了，你把他拿進來，咱們用酒灌灌他。」「好的。」

　　孔秀出來躲在一棵抱柱的後面。果然沒多大工夫，小老道躡足潛蹤來了。

　　一上台階，孔秀一個箭步到了身後，右手奔脖子用力一掐，左手一攏小肚子，腳尖一點簾子板，麻利脆！叫道：「師大爺，來

灌他。」張老俠一點手：「賢姪把他放下，道童，你不要怕，幹什麼來啦？」小老道哆嗦著道：「看看眾位檀越酒飯夠不夠。」

「你喝酒嗎？」「不，出家人應忌五葷三腥，不敢喝酒。」「今天喝點吧。」老俠右手一托下巴頦，中指拇指一掐腮幫子，左手拿

酒碗，照他嘴裡一倒。咕嚕嚕，想不喝都不行啊！一口酒下去，道童口吐白沫，一攤泥兒似的就躺下了。海川打包袱亮雙鉞：「哥

哥，這是賊廟！」

　　「你別忙，咱們出去看看，不要莽撞。」哥倆出來，孔秀、王三虎也跟著出來。爺四個飛身上房，施展輕功，來到西跨院南房

上，扒中脊往北屋觀看。

　　鶴軒內有三個人正在飲酒，左右兩個正是盜國寶的二小韓寶、吳志廣。當中坐著一位道長，身高有六尺，藍道袍卡青口，係水

火絲縧，肋下佩寶劍，薄底雲鞋，細脖子大頦嗉，小腦袋，生羊肝的一張臉，黃眉毛三角眼大嘴岔兒，挽著牛心發纂，金簪別頂，

背插蠅刷，連鬢絡腮的鬍子，十分兇惡。

　　原來這個惡道，姓喬名叫喬玄齡，有個外號紫面分水鱉。他還有個親弟弟，叫臥虎道長喬玄清。在四川白龍江岸有座山，叫劍

山蓬萊島，歸劍州管轄，這個島裡有當今皇上康熙的親哥哥英王富昌富寶臣在內。山外邊有個廟，叫玉皇觀，觀主姓華名圖號亮

羽，外號叫九尾金蠍道，英王封他為護國軍師。

　　華亮羽這個惡道，專門發賣熏香蒙汗藥，補助英王的軍餉。這個喬玄齡就是華圖華亮羽的弟子，叫他帶著大批的蒙汗藥，上中

下三等藥全有，去雲南「安座子挑汗」－－意思就是買賣蒙汗藥。喬玄齡來到昆明縣，他知道八卦山九宮八卦連環堡有八位莊主，

必須靠他們遮風擋雨。喬玄齡買了一份重禮，來到金家酒店，面見金榮、金亮行禮，把禮物獻上：「二位頭目，貧道能不能請八位

莊主爺賞臉，見我一面。」金榮細一盤問，喬玄齡詳細一說。金榮哥倆直搖頭：「喬道爺，咱們不客氣，八位莊主爺身居綠林，可

疾惡如仇，類似您的門戶出身，恐怕是不能允許的。我不敢給你通稟，更不敢把你的禮物呈進去。」任憑喬玄齡怎樣哀求，金家弟

兄不敢應承。正在這時候，賀豹、韓寶、吳志廣出山辦事回來，到酒店歇歇腿兒，順便喝點酒。金榮一看：「來吧，你們三位來。

喬道爺，這是山裡的少莊主，你們近乎近乎吧。」給三個人一介紹，喬玄齡忙給行禮。幾個人坐下一問，喬玄齡不敢隱瞞，實話實

說。

　　「請三位少莊主爺通融通融。」賀豹大包大攬：「喬兄，你放心，有我們哥仨哪！給我預備船。」金榮立刻備好船隻，把禮物

放在船上，一支篙渡過南盤江，來到船塢下船。三小陪著喬玄齡來到大廳，三小叫喬玄齡在廳外等候。

　　三個人進來給師伯行禮：「啟稟師伯，來了一位朋友，從四川至此，在廳外候命求見。」「有請。」賀豹出來：「喬兄請進

吧。」喬玄齡來到大廳，一瞧這氣派，他就含糊啦：「小道喬玄齡參拜大莊主和眾位莊主爺。」說著跪下磕頭。「道爺，請起，我

與你素日無交，何故前來？」「老莊主，久仰您乃武林前輩，特地前來拜謁。並有禮物獻上，」說著，把禮物一樣一樣呈上。

　　喬玄齡他想著：有錢偏能役鬼，堵上你的嘴就行。可李老莊主更起疑心啦，素不相識，為什麼禮物這麼重？和雙方的交情不相

符。「喬道爺是什麼門戶？」「貧道下五門。」「令師是哪一位？」「九尾金蠍道華圖華亮羽。」

　　「你來此何干？」「願在貴方借地求財，出售熏香蒙汗藥。」李昆一聽把臉往下一沉，虎目含嗔：「喬玄齡，我八卦山乃上三

門弟子，你敢以此醜行污辱老夫弟兄，本應將你致於死地，老夫不忍，來呀，把這不齒於人類的東西給我趕出八卦山，所有禮物扔

了出去。」喬玄齡只得抱頭鼠躥，狼狼狽狽出了南莊門。

　　喬玄齡正在為難，賀豹、韓寶、吳志廣來啦：「喬兄，真是對不起。」

　　喬玄齡直道歉：「對不起少莊主爺們。」韓寶拍著他的肩膀：「喬大哥，你別難過，我師伯為人固執，請你願諒。我四師伯法

禪和尚、五師伯賀永他們叫我跟你說，禮物收下，你只管在本地做買賣，有什麼事發生，四莊主、五莊主、七莊主還有我們小哥仨

給你擔著。」賀豹、吳志廣把禮物拿進去，一會兒回來，四個人乘船來到南岸，進了金家酒店，叫金榮、金亮準備許多酒菜，幾個

人暢飲開懷。韓寶把事情跟金榮、金亮說啦：「今後只要喬玄齡來，你就告訴四、五、七爺，必須瞞著大、二、三、六、八，五位

莊主爺。」金榮、金亮答應。「喬道兄，還有一事，三位老人家叫我跟你提，你每月交給三位莊主爺紋銀一千兩，必須辦到。」喬

玄齡大喜過望，完全答應。喬玄齡走後，按月給銀子，他的買賣在雲南府一帶可就做起來啦。每到三節他都暗進八卦山，其中金

榮、金亮得了很多的好處。喬玄齡、賀豹、韓寶、吳志廣四個人又結為異姓兄弟。幾年光景，喬玄齡淨剩雪花銀五萬多兩。

　　這時候，華圖來信，叫他回四川交銀子再取貨。喬玄齡一捉摸，乾脆，我跑奔內地，銀子歸我自己吧。這樣，找韓寶一商量，

韓寶也同意：「哥哥，你上哪兒？」「劣兄本揚州人，我還回家鄉，等我有了安身之處，再給你們送信。」喬玄齡回到揚州。飛龍

觀原先這個廟，坍塌倒壞，根本無人管理，他拿出幾個錢來重修了這座廟，又托人給韓寶他們送信。韓寶他們等喬玄齡走後，花幾

個錢僱了一些人，在綠林中吹風，喬玄齡被官人捉起來殺頭啦。

　　華圖派了幾撥人來問訊，都是這麼一種說法，只可認倒霉完啦。

　　這次火焚巢父林，二小來到揚州，在他們盜寶的時候，知道不能回雲南，也想到來揚州躲災避禍。這回到了飛龍觀，喬玄齡很

高興。韓寶把事情說啦：「哥哥，我們來投奔您躲一躲，您要怕連累，我們就走。」喬玄齡一聽橫打鼻樑：「兄弟們，士為知己者

死，女為悅己者容，人在難中想賓朋，你們哥倆瞧得起愚兄，只管住著，萬無一失。」韓寶就住下來，每天三個人到御花園來，一

待就是一天。因為這兒賞心悅目的地方很多。今天在風暖閣雅座吃茶，外邊一說話，韓寶撩了個門簾縫隙：「道哥，您看，這就是

童林。」喬玄齡一瞧，把嘴一撇：「兄弟，我認為姓童的是個什麼樣兒的大人物，原來是鄉下老趕哪，哈哈……」韓寶一下兒把嘴
給捂上：「哥哥，你不要命啦。」

　　喬玄齡道：「二位賢弟，你們久歷江湖，怎麼怕這麼個人物？」「喬大哥，你別瞎說啦，我沒告訴你呀，杭州擂上我四大爺多

大本領，差一點叫童林把腦袋給拍碎了！你別看貌不驚人。」吳志廣也說：「道兄，我們能殺他，何必冒風險盜國寶哇！看來童林

訪我們已到揚州，咱們不能再出廟啦，忍幾天吧。」



　　三個人商量好啦，外邊也下起了雨，天色漸黑。點亮了燈，叫徒弟備飯，三個人可就喝上啦。正在這個時候，道童進來：「啟

稟師爺，外邊來了四個人避雨，有個人名字叫童林。」韓寶一聽：「喬大哥、吳大哥、怎麼辦哪？」

　　喬玄齡沉得住氣：「把他們讓到東配殿去。」「是。」道童走後，喬玄齡看他們倆驚慌失措的樣子：「無量佛，兄弟們放心，

他們又不知道你們在這兒，喝酒喝酒。」這時道童進來：「師爺，他們要吃些素食，還要喝酒。」喬玄齡哈哈大笑：「這叫天堂有

路不走，地獄無門自投，賢弟，童林他們末日到啦，好吧，給他們準備，把砂酒壺拿出。」「是。」韓寶、吳志廣忙問：「道哥，

您要幹什麼？」「給他們放點藥。」吳志廣搖頭：「道兄，千萬別放藥，打不成黃鼬鬧身臊，引火燒身！」「兄弟們，沒有金鋼

鑽，不敢攬磁器活兒。我這藥，童林他們見都沒見過。」小道童把砂酒壺拿來。喬玄齡把箱子打開，拿出一個小匣子來，打開匣子

裡邊有個磁瓶兒，是個珊瑚蓋兒，把蓋兒取下往壺裡倒了一點兒。「不用溫酒，涼酒即可，去吧。」韓寶有點兒猶豫：「行嗎？」

喬玄齡冷笑：「哼哼哼，我這藥十兩黃金也買不了一兩藥哇，二位賢弟，這是最上等的雙無散哪！」韓寶他們這才放下點兒心，三

個人又喝上了。

　　過了一會兒，喬玄齡叫小道童去看看：「賢弟準備兵刃殺童林吧。」喬玄齡真是忘乎所以。海川他們已經來到南房上，仇人見

面，分外眼紅，海川分雙鉞從丹田一聲斷喝：「呔！盜寶欽犯韓寶、吳志廣還不束手就擒嗎！童林在此。」英雄飛身往下走。鶴軒

裡的燈滅了。喬玄齡毫不在意：「二位賢弟，隨我來。」回手按劍把頂碰簧，嗆亮亮拉出寶劍，伸手抄起木凳來，往外一扔，墊步

擰腰，嗖的一下躥出來。他回頭一看，嘿，好朋友韓寶、吳志廣都沒出來！當喬玄齡往外躥的時候，吳志廣也拉刀往外來，韓寶用

手一拉後窗戶，吳志廣也低聲說話：「喬大哥可出去啦。」「不管他，咱是什麼案子，快跑吧！」兩個人一前一後飛身出了後窗

戶，一伏腰施展夜行術撒腿就跑。

　　喬玄齡就知道二小跑啦。「什麼人敢在祖師爺面前撒野？」「惡道通名上來！」

　　「紫面分水鱉喬玄齡。」刷－－寶劍走順風掃葉，奔海川脖子就抹。喬玄齡怎知海川的厲害。海川往右一斜身，左手鉞一立，

用雞爪一拿劍，嗆亮就叼住啦。左手一歪，嚓楞楞寶劍脫手而飛，右手鉞用了一招「金猴戲月」，刷－－就到啦，其快無比。老道

往下一矮身，稍慢一點兒，噌了一下把發纂給挑啦。「無量佛喲！」嚇得老道魂不附體，扭頭就跑。海川高喊：「惡道哪裡跑。」

腳下加緊追下來，張子美怕海川吃虧，也追下來。夤夜之間，前後三條黑影，從飛龍觀出來一直往西北奔跑。喬玄齡急急如喪家之

犬，忙忙似漏網之魚。江南水鄉，水網交錯，不遠就是三岔河口，眼看都追上了。韓寶暗地裡高聲喊：「合字，龍溝裡扯呼。喬玄

齡一聽，見是韓寶他們。於是三個人前後跳進水裡逃生去了。海川他們哥倆也追到了：「哥哥，您的水性怎麼樣？」「對不起賢

弟，哥哥也是旱鴨子。」海川長歎一口氣：「又被他們逃啦。咱們回去吧，這也沒法子。」海川無法。

　　哥倆回到飛龍觀，越牆而過，喝，孔秀正在審訊四個小老道兒。現在孔秀派小老道弄涼水把另外那個小老道給灌過來。孔秀伸

手把小刀抽出來，在袖口上備刀：「混帳東西，竟敢跟你的師父老雜毛，老牛鼻子來害我們！現在機關敗露，吾孔秀是不能饒你們

的！一定送你們去見三清教主請罪。」王三虎在旁邊兒看著也不言語。四個小老道嚇壞了，環跪在孔秀面前：「壯士，這不關我們

的事。我們聽師父的，師父叫我們幹什麼，我們就幹什麼。」「混帳東西，那個牛鼻子叫你們殺人，你們也要去麼？，混帳話，我

來問你，那個老雜毛叫什麼名字？」「紫面分水鱉喬玄齡」。「鱉是什麼東西，是不是叫紫臉大烏龜？」「對對對。」「你們都是

小烏龜。」「對對對。」「那個烏龜是幹什麼的？」「他是出家人，賣熏香蒙汗藥的。」「混帳，那兩個東西幹什麼來了？」「我

師父的好朋友，一個叫韓寶，一個叫吳志廣，他們在雲南的時候就認得，這次聽說盜了國寶，到這兒來躲災避禍。」哥倆一聽，張

老俠點頭道：「很好，三虎，你馬上帶路費，去三岔河口，查看兩個欽犯，只要探知下落，你立刻回杭州報信，以便捉拿。」孔秀

用腳把小老道給踢起來：「混帳東西，快起來，不要氣我老人家！」張老俠走過去，溫和地道：「你們都是哪裡人哪？」「我們都

是揚州人。」「家裡都有父母嗎？」「我們四個人全有父母。」「為什麼又當老道出家呢？」「家裡都很窮，兄弟姐妹又多，沒有

法子。」「姓喬的老道很有錢吧？」「師父的銀子很多，都在大箱子裡放著。」「好吧，你們跟我來。」小老道領著張老俠他們進

了鶴軒東裡間，果然有個大箱子，老俠施展鷹爪力，把鎖擰開，箱子蓋一打，咳喲，八月螃蟹－－頂蓋兒肥！老俠一笑：「你們四

個人，能拿多少就拿多少，回去把錢交給你們的父兄，做個小本經營，或買幾畝薄田，也能餬口，千萬要安份守己，記住沒有？」

「無量佛，記住啦。」「好，你們四個人拿吧。」

　　四個小老道，可就玩命了，伸手就拿，往兜裡就裝啊。孔秀一看，氣得直罵：「混帳，什麼都不懂的，老爺子叫你們裝，你們

就不想一想，你們身上能有幾個兜！兜裡又能裝多少金銀？簡直是昏了頭，不會動腦筋好好地想一想麼？」「檀越，您快給我們出

個主意，多拿一些呀。」「老子告訴你們，你們把兩條褲角在腿腕兒上綁緊了，然後把褲帶解開，往褲子裡面裝，那就裝得多了。

」「喲，這主意太好啦。」四個道童，把自己兩個腿腕兒綁好，腰帶解開，把兩條褲腿兒裝得鼓鼓的。「唔呀，你們裝得怎樣

啦？」四個小老道弔著腿肚站在那裡動不了啦！張老俠、海川老哥倆哈哈大笑。孔秀這個氣：「真是混帳東西，邁步都不成了。快

拿出一些來吧。」「我們又捨不得。」

　　「你們捨命不捨財，我這就點火了。」四個人萬般無奈，蹭到廟外，掏去一些埋起來，等回家之後再來拿。老俠張子美把金銀

全都弄到外邊埋好，然後一把火把飛龍觀給燒了。火光大作，此地既不著村，也不靠店，就沒人管啦。

　　這爺兒四個回轉揚州城店裡，都快上店門了。稍微休息，天光大亮。算還店帳，多給一些小費，這才來到九龍觀的東角門。張

子美用手拍門，時間不大，小道童出來開門：「無量佛，原來是師叔，弟子有禮。」「請起，你師父可在觀中？」「昨天下午就候

幾位，現在下棋哪，您請進去吧。」「好，海川，咱們爺仨去鶴軒吧。」孔秀可問道童：「小師弟，我的教師可在觀中下棋麼？」

「您快去吧，會在哪。」角門關好。一直來到西院，院內栽種異草奇花，濃郁芬芳。小道童挑簾子，海川一看，迎面站著一位老仙

長，大身材，猿臂蜂腰，身穿銀灰色道袍，黃緞子護領，佩帶一口寶劍，劍名巨闕。

　　長四方的一張臉，面似銀盆，兩道蠶眉，慧目放光，鼻如玉柱，唇若丹涂，頷下一部銀髯如扇蓋滿小腹，白鬢挽道冠，金簪別

頂，笑容可掬，慈眉善目。

　　八仙桌桌面上放著棋盤，上邊有不少棋子。兩邊站著兩位，上首是一位高大的和尚，黃色僧袍黃護領，黃中衣黃緞子寸底僧

鞋，光頭頂六塊受戒的香疤瘌，赤紅臉，兩道長眉毛，壽毫特別長。下首是個瘦小枯乾的老頭兒，米色綢一身兒，腳下厚底福字

履，短眉圓眼，大白鬍子，白剪子股的小辮兒，很精神。張子美搶步進身跪倒磕頭：「道兄，張鼎有禮啦。」「無量佛，張賢弟請

起請起。」道爺把張老俠扶起來：「聽說賢弟們來啦，很高興，昨天就沒出去，在觀中等候大駕。」「道兄，我給您介紹一位新朋

友。」「無量佛，好哇。」「海川，過來行禮，這就是司馬道兄。」童林磕頭行禮：「司馬道兄，小弟童林拜見。」司馬空伸手相

攙：「哎喲，久仰賢弟之名，今日方始如願。」司馬空說到這兒，回過頭來：「高僧，快來見一見，你們是大水沖了龍王廟，一家

人不認識一家人哪！」「彌陀佛，師弟童林，哥哥早就知道你啦。」海川恍然大悟，知道這是自己的二師哥，長眉羅漢鐵背禪師普

照。

　　普師父細問海川一番，海川把出世以來的事情全說了：「這次小弟代替我哥哥侯振遠，恭請司馬道兄，還有在坐的眾位兄長，

出山相助，不勝感激。」

　　老仙長司馬空聽完之後，口誦佛號：「無量佛，海川兄弟、張賢弟，我與聖手崑崙鎮東俠侯振遠，神交已久，總想專程拜謁，

只因俗事繁忙，未能如願，今日二位賢弟來到敝觀，敦促愚兄，敢不如命麼？不過依貧道管見，杭州設擂，與賢弟捉賊得寶這原是

兩回事。童賢弟拿二寇請國寶，倒是應該認真對待。至於杭州擂的事情，真要邀愚兄擂台以上，與秋老俠當場動手，分個強存弱

死，不是愚兄怯陣，恐使賢弟們失望。因為愚兄八十有五，年紀高邁，自問所學也難比秋老俠，應該知難而退，不去杭州為對。為

什麼還要去？只是盛情難卻。可有一節，我想秋、侯二老因為徒弟們的小小爭鬥，便欲兵戎相見，也很不妥。愚兄此去杭州，想為



兩造平息此事，如能辦到，兩方化干戈為玉帛，化吳越為一家，化嫌為好，我們多交幾個朋友，不是更好麼？二位認為愚兄的想法

如何？」海川一抱拳：「道兄的高見，實為我兄侯廷的原意，我們都是這麼想的。」「無量佛，那就使愚兄放心啦，普照禪師跟海

川是師兄弟，不須山人再請啦。陶老檀越也該拔刀相助啦？」「陶某我沒有什麼本領，但也願隨眾位之後，赴湯蹈火。」海川一一

道謝。

　　正在這個時候，從外邊進來兩個人。海川一看，喝，好樣子啊！兩個人都在二十來歲，前邊這個中等的個頭，細腰窄背，身穿

寶藍綢子長衫，腰繫絨繩，長圓臉兒，面如冠玉，兩道劍眉如漆刷，一雙虎目似朗星，英俊之中顯得誠實。後邊這個好像小一些，

白潤潤的臉色，兩道彎眉，一雙大眼睛，鼻如玉柱，齒白唇紅，顯著淘氣似的。海川很高興，也很喜歡這兩個孩子：「道兄，這兩

個孩子都叫什麼名字？」「無量佛，賢弟，這大一點兒的今年十九歲，是我的一個小姪子，複姓司馬單字名良，我給起的外號叫玉

麒麟。

　　後邊這個十八歲，名叫夏九齡，外號多臂童子。前邊這個老實，後邊這個最淘氣。」海川聽了一笑：「哈哈哈，叫多臂童子，

一定會打暗器？」「兩個人全會，一個是鏈子錘，一個是鏈子槊，一個會打毒藥鏢，一個會打毒藥箭。」

　　海川一聽就怔了，臉上很不高興：「道兄，你很不對呀，不是小弟嘴直，您身為南俠，就應該教子弟走正路，勿入於邪途。兩

個孩子很小，暗器就不該教，何況是毒藥暗器呢，未免傷天理喪德性啊！最好給他們收回，不讓他們使用。」司馬仙長長歎一口

氣：「賢弟責備愚兄甚是，現在已經不叫使用了。此事皆怪愚兄大意。」

　　司馬空的武藝，是和他的一位伯父練的，他伯父複姓司馬單字名彥，出家在雲南大理玉真宮。這位老仙長文武兩科，水旱兩

面，內外兩家，俱臻絕頂。南俠司馬空的鍾馗五式劍法，是伯父教的，巨闕寶劍是伯父給的，會打暗器，會配毒藥，也會配解藥，

而且精通水性，人稱海內尋針，成名多年，隱居在九龍觀。鈔關街上有個賣豆腐的夏老頭，夫妻兩個都很好，有一年染時疫，相繼

去世，只留下一個五歲的小男孩叫九齡。南俠的一個姪子叫司馬良，六歲時也喪去父母，這樣老仙長把這兩個孩子都收留在廟中。

由於孩子們的聰明伶俐，老仙長教兩個孩子盤腰窩腿站架子，三十六大架，七十二小架，這是學習拳腳兵刃的基本功夫，然後教孩

子打拳。練習兵刃，開始是為瞭解悶才教，後來一看兩個孩子真行，就把二、五更的真功夫拿出來了。兩個孩子越學越高興，從來

不用別人督促，老道爺也越教越高興。光陰荏苒，眨眼間十二年，兩個孩子真用功，一個會打亮銀鏢，一個會打肘袖箭，真是上打

飛禽，下打走獸，夜晚之間打香頭，百發百中，從不落空。

　　有一年，老仙長把兩個孩子叫到鶴軒：「良兒、齡兒，今天把你們叫來，有點兒事情，當年我的伯父授業於我，有一種制毒藥

暗器的方子，我準備炮製一料，你們兩個要幫助於我，記住了麼？」小哥倆趕緊答言：「記住啦。」

　　到了第二天，南俠開始買進藥品，等把藥味買齊，一其七十二味，開始炮製，什麼藥應該研面，什麼藥應該去皮，什麼藥應該

焙，什麼藥應該煎，每味藥應該多少分量，君臣佐使，用了一個月才配齊制好，老人家把藥收起，並且告訴他們兩個，還有配制解

毒藥的藥方，將來也要制一料，到時還叫他倆幫助，事情就這樣過去。沒想到有一天，老道爺想查看他們使用的兵器暗器，不料鏢

囊裡的亮銀鏢，怎麼是毒藥鏢啦！再查看夏九齡兒的袖箭，也是毒藥箭啦！「無量佛，這兩個孽障，竟敢背著山人，身染下流，胡

作非為，妄交匪類，哪裡來的毒藥暗器？」老仙長回到鶴軒，把戒尺放在桌子上，等他們回來。沒有多大時間，司馬良，夏九齡回

來啦，進了鶴軒，老仙長把臉一沉，手拍桌案，啪的一聲：「奴才大膽，還不跪下。」司馬良是個膽小的孩子，嚇壞了，雙膝點

地，噗嗵就跪下啦，嚇得要哭，可夏九齡就不然了，不但淘氣，而且膽子還大，因為司馬良管南俠叫大伯，他也叫大伯，九齡一

跪：「大爺，孩兒們犯了什麼罪了？招您老人家生這麼大氣呀？」？」奴才，還不知罪，還敢嘴硬，你們兩個奴才背著伯父在外邊

結交了什麼壞人，從實講來，如若花言巧語，欺騙於我……」說到這裡，一伸手把戒尺拿起來：「為伯的就要著實拷打！」「伯
父，我和良哥哥，謹遵教誨，怎敢有半點錯誤，招伯父生氣，至於結交匪類，弟子二人十餘年來，並未交過一個外人哪。」老俠客

氣得直吹鬍子：「無量佛，冤家你還敢嘴硬，我知道良兒是個忠厚的孩子，就是你膽大妄為。你既然沒結交匪類，我倒要問問你，

你們兩個奴才的鏢和袖箭，怎麼都是毒藥的？怎麼來的？講！」南俠認為這句話一問，兩個人都得嚇得顏色更變，沒想到夏九齡笑

啦：「大爺，那不是您教給我們做的嗎？」

　　「什麼？我教你們做的？更是胡說！」「您別著急，聽孩兒我跟您提提。」

　　「好，你給我講。」九齡這才細說一番。

　　當初老道爺叫他們倆幫助配藥，當天晚上練完了功夫，小哥倆回房休息，九齡可問司馬良：「良哥哥，大爺叫咱們倆明天幫助

配藥，你說這是幹什麼？」

　　「老人家一個人忙不過來，必須有人幫忙啊。」夏九齡搖頭：「不對不對，哥哥，您到什麼時候才能聰明一些呢？」「你又數

落我？」「我不是數落您，您想想這是配毒藥，咱們倆是伯父心愛的孩子，他要配藥，應該躲避咱們才是，為什麼還要咱們幫忙

呢？」司馬良想了半天直搖頭：「想不出來。」「我告放您得啦。這是試試咱倆機靈不機靈，有心肺沒有。」「我不明白。」「哥

哥，伯父人稱南俠，海內皆聞，而這種毒藥又是為綠林不齒的東西，可又萬分珍貴。如果老人家要明說傳咱們，這不太合適。如果

不傳，可伯父年紀已大啦，唯恐百年之後，就要失傳，為了這個才讓咱們幫助配藥。」「是這麼回事麼？」「沒錯！這叫喑中傳

授，明天配藥的時候，您記藥味和份量，我記炮製方法。」兩個人商量定啦，第二天開始配藥，兩個各人記各人的，一月時間配

好，南俠把藥收起來，事情也就過去啦。夏九齡在暗地裡把藥味份量還有炮製方法都記下來，兩個人開始攢錢，夠數啦，到藥鋪去

買藥，分幾次買好，兩個人也配了一料，跟著就訂做鏢和袖箭。毒藥暗器分兩種，一種是用毒藥鏢箭，還有一種，鏢的中心是空

的，鏢尖兒上有個極小的孔，從鏢後邊把藥放進去堵嚴，當用暗器打傷對方之後，藥力即可順著鏢尖兒到了對方的身體以內，從而

達到傷人的目的。夏九齡、司馬良的暗器就是屬於後一種的，其實兩個孩子出於好奇心理，倒不是為了傷人去。到現在九齡婉轉的

把事情原委說明。南俠聽了一個勁地念佛：「無量佛，是為伯父之過也！好孩子，九齡你很聰明，但一定行端履正，不辜負山人疼

愛你們一場才對，把鏢箭中的毒藥退出來，今後不准使用。伯爺還會專門治毒藥傷，有了機會我也傳授給你們。」兩個孩子答應著

跑回自己房中，把毒藥退出來，全都交給司馬道長。道爺收起戒尺，藏好毒藥事情就過去啦。今天海川一問，老仙長才把從前的事

敘說明白。

　　按理說，這本是個小事，何必要提出這麼件事呢？我們說書的也講多少種筆法，如明筆、暗筆、倒插筆，咱們這筆書叫栽筆，

意思是將來有用。說書講究來龍去脈，忌諱用什麼拿什麼，不用什麼忘什麼，所謂沒根的書不行，這兩個孩子永遠不打暗器，更不

傷人，為什麼要提起來？就是到後文書，陝西鳳翔府金風山古剎玉皇頂的方丈、金雞好鬥雙鋼掌赤膽俠慧斌僧，在四杰嶺用鋸齒峨

嵋毒藥弩，打了山西太原府銀面仙猿鐵背崑崙石擇石金聲。當時無人能治，若非三俠趕到，司馬老俠給醫治，焉有這九十六歲老英

雄的命在？

　　到那個時候過來就治傷，您不就感到突然了嗎？

　　閒話少說，老仙長一看童林很喜歡這兩個孩子，問：「你看這兩個孩子怎麼樣？」「道哥的親授當然高明，所謂強將手下無弱

兵。」「可惜，這兩個孩兒的天賦資質都不錯，只是山人年歲高邁，也無精力，你要興一家武術，必須廣收桃李，好光大門戶，這

兩個孩子，乾脆歸你得啦！」「哥哥，這兩個孩子是您心愛的，怎能奪兄長的愛哪？」「賢弟不必客氣，你就多受累啦。」

　　夏九齡第一個就跪下了：「師父，您就收下我們哥倆，我們早就聽伯父提過您，上次擂台，您用陰陽手打了法禪和尚，人常

說，學會陰陽手，打平天下遍地走，您就收下吧。」童海川點頭答應：「好，收下你們兩個，算我正式弟子。」小哥倆趴下磕頭。

海川挨著給介紹，又叫過孔秀來道：「孔秀給你兩個小師兄磕頭吧。」「唔呀。」孔秀一聽就怔啦：「師父，我是先進門的，再說

弟子的年齡也大，怎麼後進門的算為師兄呢？」「胡說，你是記名弟子，他們兩個是正式的弟子，怎麼能論進門先後哪。」孔秀一



想：哎呀，我這個徒弟還是個懸著的！「徒兒遵命啦。」孔秀給司馬良、夏九齡磕頭叫師兄。

　　道爺吩咐擺好素菜席大家入座，開懷暢飲。吃完飯之後，道爺安置一下廟裡的事，老和尚也回龍泉寺安置一番，拿著自己的兵

刃鑌鐵亮銀槍，陶少仙也回去收拾一下，帶好兵刃，兩個孩子收拾停妥。老少群雄八人從揚州出發，饑餐渴飲，過擺行船直往杭州

而來，到了金龍鏢局門口。

　　侯振遠、李源、侯杰，還有一位老俠碧目虯髯，佩帶紅毛寶刀，是賽判飛行俠苗澤苗潤雨。原來這老哥倆先到了。侯二爺來到

常州北門裡青楓巷，第一家是冷家，第二家是苗家，這就是當年孔秀偷錢的那家。二爺上前去，啪啪啪，拍打門環，時間不大，家

人把門開啦：「爺台，您找誰呀？」「管家，老夫山東侯杰，來拜訪苗老英雄。」「您稍候。」伙計往裡報告，苗老俠趕忙出來陪

禮，二爺立即攙扶，請了安方才往裡讓。客廳裡落坐，獻上茶來，喝了碗茶，苗澤道：「二哥，從山東來？老哥哥身體可好？」

「家兄托庇粗安，代問賢弟好。劣兄不是從山東來，是從杭州來。」二爺把事情詳細說明：「子美叫哥哥我來請你，你能前去

嗎？」「二哥這是什麼話，小弟正有意去杭州蘇橋鎮避主軒，要拜望久占江南呂留良晚村老前輩。再說眾哥哥兄弟看得起我，還有

新朋友童海川，我一定前往，先吃飯。」哥倆喝著酒，苗老俠叫人到後邊告訴姑娘苗飛霞出來。這姑娘今年都十九歲啦，比前幾年

更俊美啦。姑娘出來，拜見二伯父。侯二爺很高興，自己沒兒沒女，看見人家的孩子更羨慕：「閨女起來，二大爺沒帶著什麼，只

是小的時候，我的嬸母給了一個金如意，在我身上佩帶多年，送給孩子做個見面禮，祝你長命百歲，事事如意。」二爺從脖子上摘

下來，送給姑娘。飛霞磕頭道謝。

　　次日帶好路費，老弟兄才奔杭州。到鏢局往裡奔客廳，與王爺、侯老俠見面，各道寒暄。侯二爺把請苗老俠的經過跟王爺都說

清楚，直到今天南俠才到，侯老俠帶眾人接到門前。張老俠跟苗澤是把兄弟，先過來磕頭問好，然後叫海川認識，海川行禮。南俠

跟侯老俠等人見面，大家高高興興往裡來。

　　一進客廳，王爺恭候，侯振遠給介紹：「道兄，這是王爺。」「無量佛，爺駕在上，貧道稽首。」「哎喲，老仙長，偌大年紀

道骨仙風，果然是武林豪傑，風塵俠隱，久仰久仰。仙長不要行禮，快快請坐，大家坐下坐下。」海川把司馬良、夏九齡叫過來給

王爺磕頭，把南俠介紹的事說明。然後一一介紹。弟子們全進來行禮。王爺愛這兩個孩子，拉著他們的手問長問短。尤其是九齡，

口齒清晰，王爺更愛。海川告訴他們倆：「今後侍奉王爺，就是你們兩個人的事啦。」二小答應著下去。

　　侯振遠把請他們的來意細說一遍，希望息事寧人，免動干戈。剛說到這裡，黃燦進來：「師爺，白亮求見。」侯振遠一擺手：

「叫他先回去。」「是。」

　　南俠攔住：「既然來了，叫他進來吧，他不是飛龍鏢局的嗎？」「是。」黃燦轉身出來，不大工夫白亮進來道：「小子白亮，

奉秋老俠的命令，給您帶來一封信。」說著，把信拿出來。侯老俠接過信：「黃燦，把白亮帶出去待茶。」白亮出去，侯老俠把信

打開，上面寫道：「振遠吾兄座次，三次奉函相邀，未見回示，心實忐忑不安，因何黃鶴無音，甚為悶悶。欲請閣下明日在擂台相

會，以慰渴念。書不盡言，敬請客安，秋田頓首。」侯老俠把信交給王爺，王爺傳給司馬道爺，大家全都看完。司馬空口誦佛號

道：「無量佛，王爺，侯大弟，眾位賢弟，貧道以為來到杭州，與賢弟商議，如何斡旋此事，雙方言歸於好，沒想到坐未安席，戰

書即到，何欺人之甚耶！爺駕有何高見？」

　　王爺微然一笑：「司馬仙長，秋佩雨三次下書，無理太甚，有這麼句話，兵來將擋，水來土屯。本人認為事已至此，不妨回信

明日開擂。」司馬仙長點頭道：「振遠大弟，王爺明鑒，看來秋老俠偌大年紀，十分跋扈，即使現在去見他，也是難以如願，不如

回復他，有什麼話擂台去說。」可怎麼到擂台上去了事呢？打架攤上怎麼能了事啊！老俠侯振遠答應取來紙筆，一揮而就，上寫：

「秋老英雄台鑒，久欽高名，如仰瞻泰山北斗，雲樹之思，何可言狀。

　　三次來函，一切盡悉，奈因冗事繁雜，未克如命。今蒙閣下相邀，就依尊意，明日北高峰得聆教誨，快何如之。草草不恭，敬

乞原宥，侯廷頓首。」書信寫好，派人交給白亮回復北俠。王爺同這些位武林豪俠高談闊論，對武林真有了進一步的瞭解。在這些

人裡談到北俠秋田，沒有一位小瞧小看的，王爺恨不得馬上見見這位年高有德的出奇人物。海川也把在揚州飛龍觀發現二小之事跟

王爺與侯老俠說了，只是現在不見王三虎回杭州。

　　到了晚上，大擺筵宴，大家入座，酒過三巡菜過五道，老俠吩咐慢上，道：「眾位仁兄賢弟，上次擂台，由於王爺在此觀臨，

一福壓百禍，總算化險為夷。看來明日擂台，依然能夠平安過去。話雖如此，也難免當場動手，愚意還是和上次一樣，願去者簽

字，不願去者不勉強。」說完，黃燦把紙筆拿來，猛英雄於恒頭一個站起來：「誰不去，誰是小狗兒，不叫牛兒去，那哪兒行啊，

給我簽上。」黃燦真給他簽上啦。王爺贊成：「來，我簽字。」

　　大家紛紛簽字。然後歸座。侯老俠執酒壺，從王爺以下都給滿酒，開懷暢飲。

　　吃完飯殘席撤下，早早休息。

　　次日清晨，大家陪著王爺梳洗盥漱已畢，擺上飯來。外面人等早已傳齊伺侯著，直到裡邊傳出話來：準備起程，眾星捧月，來

到鏢局門前。海川到王爺的馬前，請王爺上馬，老少群雄紛紛上馬，各抖絲韁，馬上加鞭，來到擂台。喝，萬頭攢動，比前次的人

還要多。大家下馬，下人們把馬拉走，來到東看台。到北頭按次序坐好，獻茶擺點心。王爺看了看前次撞壞了的地方完全修好啦。

不過擂台下面，繩子拉得密啦。老百姓不能靠得太近。海川挨著王爺，一指西看台，王爺往對面一瞧，果然一百多位英雄好漢，最

前邊潘龍引導首一位老英雄，是個矮身材，足有八十六七歲。按南俠、北俠、鎮東俠這老三位排行，鎮東俠八十二歲、司馬道爺八

十四歲、北俠八十六歲。秋老俠身穿米色長衫，紮絨繩兒，左肋下佩長劍。往臉上看，面似銀盆，兩道蠶眉，壽毫老長，一雙虎目

炯炯放光，鼻如玉柱，唇若丹涂，一部銀髯胸前飄灑，精神矍鑠好神采。有兩個小童兒高清、高和，身後還有三個大弟子：雙手托

天逍遙鬼藍田寶、低頭看山自在鬼藍田玉、邁步過嶺無形鬼藍田璧。

　　這哥兒仨都是宣化府著名的財主，很早就跟秋老俠學藝。司馬道爺跟侯老俠商量：「現在秋老俠來啦，劣兄想到西看台去一

趟，給兩造說合說合。」侯振遠沉吟一下：「道兄的美意，小弟感激，只恐在這裡談說合二字，恐怕不好吧。」侯振遠想得對呀，

要說合在城裡說合，怎麼到擂台上來說合呀。南俠一擺手：「振遠大弟，我想秋田也是武林前輩。不能過為己甚。還是去一趟好。

」老俠答應道：「黃燦，你陪著師伯去趟西看台。」「是，師伯跟我來吧。」爺倆一前一後，順扶手梯子下來，來到西看台。白亮

帶著幾個伙計都在下面哪：「黃鏢主有事吧？」「白亮，告訴你們潘鏢主，就說揚州司馬道長專程拜謁秋老俠客。」「您候著。」

白亮跑上去，一會兒潘龍下來行禮：「司馬老仙長，家師叫我前來迎接，您請吧。」等南俠上了西看台，北俠早在上邊等候：「哎

呀，鼎鼎大名的南俠客海內尋針崑崙道長司馬道爺，恕過小老兒接待來遲啦。」「無量佛，老俠太客氣啦，貧道此番拜見閣下，原

為兩造爭鬥之事。」南俠剛要接著往下說，北俠伸手一攔：「我還認為閣下面見秋田敘敘江湖舊事，原來閣下是為了鏢局打擂之

事，這確不敢奉命，今日之事，只有擂台之上分個強存弱死，真在假亡。您要幫助秋田，謝謝您，老朽不敢奉邀，您要幫助姓侯

的，打架不惱助拳人，我姓秋的不在乎，請回吧。」

　　南俠把臉都氣白啦：「無量佛，好，既然如此，貧道告辭。」「不送！」南俠氣吭吭往下走，黃燦也不敢問，二位回到東看

台。侯振遠一看南俠的氣色，就知道生氣了。「道兄，怎麼樣？」「無量佛，秋田枉為人間俠客，偌大年紀，不通情理，事到如

今，只有擂台之上見生死。」

　　王爺在旁邊提醒大家：「眾位老俠客們，飛龍鏢局已經派人登台啦，我們準備應戰吧。」果然有人上去了，這個人一登擂台，

台底下「嘩」來了陣嘲笑：「喲，這個人怎麼這樣啊？」原來此人身高不過四尺，雙肩抱攏，身穿藍布褲褂，腰裡紮著青布帶子，

搬尖大灑鞋，白布襪子，圓臉型黑紫臉膛，短眉毛大三角兒眼，黃眼珠子，小鼻子大嘴岔，兩撇黃鬍子，大約有五十多歲。這個人

來到台口一抱拳：「鄉親們，在下宣化府的人氏，複姓藍田單字名寶，有個外號雙手托天逍遙鬼。受飛龍鏢局所邀，前來助拳。哪



位上來，某家奉陪。」剛說完，聽東面看台有人說：「呔，小小頑童，身不滿四尺，也敢擂台論武！看來你們家裡的大人們不管孩

子，我來管教管教你。」話音一落，嗖的一聲，躥下看台，擰腰上擂台。正是多臂童子夏九齡。擂台下一陣大笑，高個頭的孩子怎

麼這麼損哪！

　　根據上次擂台的死人傷人，老俠侯振遠，不願意叫小弟兄上台啦，因為年輕好勝，沒輕沒重。沒想到夏九齡過來啦：「師大

爺，姪男不才，願見頭功。」老俠把臉一沉：「小小年紀，搶贏鬥勝，有什麼好處，你應該好好地侍奉王爺。」誰知王爺說話啦：

「老俠客，這也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，就讓孩子上台閱歷閱歷麼！九齡，我的面子，去吧去吧。」侯老俠心裡有氣：這幫孩子，將

來都被王爺給寵壞了！老俠侯振遠哼了一聲：「這前兩仗必須打勝，你能成嗎？」「能成，師伯您等好吧。」夏九齡這小孩兒挺精

明，知道藍田寶本領比自己強得多。師伯用話激我，前兩仗必須打勝，分明是叫我上台挨揍去，我必須勝了才露臉。他想出個損主

意來，上台就氣他，把他氣暈了就能勝他，九齡才說出那麼一片話來。果然藍田大爺氣得哇呀呀怪叫如雷：「好小輩，才出娘胎，

就敢藐視某家，過來進招。」九齡故意地把臉往下一沉：「藍田寶竟敢在小爺面前無禮，你是個不夠尺寸的人，誰也不願跟你動

手，小爺也是拿你開心解悶兒，你倒登著鼻子夠臉！好吧，我就把你扔下去。」

　　說著一個箭步躥過去，舉雙拳「雙風貫耳」照著藍田寶左右太陽穴打來。藍田寶跨左步右腳掃堂一腿，小短腿真利索。夏九齡

腳尖點台板，「嗖」的一下躥起來，左腳紮根右腳雞登步就踹。藍田寶縱身出去，兩個人插招換式打在一處。有這麼一句話，行家

一伸手，便知有沒有。兩看台的人是練武的，都瞧的出來，九齡非挨打不成。西看台上的一些人也在秋老俠的面前捧場：「老前

輩，藍田大爺是您得意弟子，果然身手不凡，功夫很好，這個姓夏的孩子，真是小螞蚱行嫌路窄，鵬飛雲外恨天低。他差得太多。

」

　　原來北俠秋佩雨，別看這麼大的份兒，可不善辭令，說話不成，老頭兒有個脾氣，最討厭說奉承話。「眾位，不要捧場吧，我

看老大非輸不可。」

　　「喲，老爺子怎麼看呢？」「哼哼，他脾氣太暴，這個小孩兒機靈，嘴尖舌巧，並且還會冒壞。眾位不信，可以看麼？」現在

擂台上兩個人動手已經十幾個回合了。藍田寶摟打開封，招數加緊，身法特別快，把九齡圍在當中。

　　九齡只有招架之功，並無還手之力，真打不過人家。他一著急，再看藍田寶，「猛虎出洞」奔胸膛打來。九齡根本躲不開，九

齡一聲喝喊：「站住。」藍田寶聽他一喊，自己不知道什麼事，馬上把招數停住，往回下一撤拳，剛要問九齡你為什麼喊站住？他

還沒問，九齡用手一指：「藍田寶，你們哥們為什麼上台，倆打一個兒算什麼英雄？」這可是猛雞奪食兒！藍田寶想：你們上台幹

什麼？他一回頭，那意思叫他們回去，就在他一回頭的工夫，九齡一個跺子腳正踹在藍田寶的胸口上，嘭－－「哎呀！」叭喳，把

欄杆撞折啦，藍田寶咕嗵一下從擂台上掉下去了。他哎喲哎喲爬起來，用手往台上一指：「好小輩，你為什麼說瞎話？你誑我！」

九齡站在台口，雙手叉腰：「藍田寶，應該置你於死地，幸虧你跑得快呀。」「你胡說，你誑我！」「哼，告訴你，這叫本領，有

力使力，無力使智，你輸了沒有？輸了就認輸！」藍田寶有心再上台，又覺著沒意思。只可分人群來到西看台下，擰腰縱上來。台

底下又亂又笑，議論紛紛：「這小孩真機靈，把矮老頭給打下來啦。」

　　老俠秋田等藍田寶回來，笑嘻嘻地看著他：「你這麼大歲數，叫小孩誑啦。」其實東看台上侯老俠很不樂意：「爺以後可不能

淨慣著他們，您看這孩子品德多壞。」王爺微笑搖頭道：「老俠客，司馬仙長，你們眾位很有經驗，在作戰上，九齡這孩子頗合兵

法，這叫兵不厭詐，讓您說九齡不敵，站在那裡挨打，品德就好啦，心地就誠實啦。換句話說，人家給一刀，設法反敗為勝的不誠

實，可等著刀來致自己於死的算為誠實。小則比自己，當然是暴虎馮河無所謂，可大則於國可就不一樣啦。一個戰鬥打勝威武不

加，一個戰鬥打敗則有敗國亡身的關係呀！老俠您再想一想，這個孩子在將要被打的時候，還能出奇制勝，看來這個孩子不簡單，

我看得獎勵。不知說得對不對。」

　　王爺的話，說得大家都十分佩服。老俠侯振遠連連點頭道：「爺真是遠見卓識。」

　　這個時候，夏九齡在台上一抱拳道：「鄉親們，在下夏九齡，一時僥倖戰勝藍田老師父，人家比我強得多。現在再請一位。」

猛然，西看台有人高聲喊：「姓夏的，小小年紀狡詐得勝，有何德能之處？某家來也！」飛身影下看台，長腰登擂台，看熱鬧的一

瞧，「嘩」又全都笑了，又是個小老頭兒。

　　九齡一看，穿裝打扮年紀，跟剛才那位一樣。問：「老朋友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　　「某家複姓藍田單名玉，有個外號低頭看山自在鬼，小娃娃，你取巧勝了某家兄長，你胎黃未退，乳臭未乾，竟敢欺心奸詐，

諒你不是某家敵手！快快換能者前來。」九齡一陣冷笑：「藍田玉，你真是目光短淺之徒，豈不知有志不在年高，無志空活百歲？

秤錘雖小能壓千斤，舟槳空長終被水沒，防風氏身橫九畝不脫會稽之誅，巨無霸腰大十圍難免昆陽之敗，昔仲尼師項橐，你怎敢小

看年輕人？你就留神吧！」「小輩嘴尖舌巧，有功夫只管施展。」

　　九齡一笑：「藍田玉，你藐視小爺，我要憑一招一式贏你，那就不算本領！這樣吧，咱倆比比輕功，不用動手自見分曉。」藍

田玉一想：這孩子可壞，要是跟他動手，還要防備他冒壞，他提出比輕功，這倒不錯，他無法冒壞，我勝他易如反掌。「姓夏的，

這輕功怎樣比法？」夏九齡用手一指上面頂棚的天花板：「藍田玉，你看這兒釘著一尺見圓的鐵圈兒，我們從這兒縱身蹦起來，順

鐵圈底下鑽過去，然後頭衝下，再從這個鐵圈兒鑽回來，落在台板上，身體不能碰這鐵圈兒，就算贏。」藍田玉抬頭往天花板上

看：這鐵圈兒在哪兒，我怎麼看不見？」夏九齡一瞪眼：「嘿，你這眼睛往這兒看。」九齡貓著腰，左手往上指，藍田玉仰著脖子

往前湊合，九齡一瞧夠上啦，猛地一抬右腳，照定藍田玉的小肚子上，嘭，「下去唄！」藍田玉的樂可大啦，「哎呀」一聲從台上

像一個皮球似的摔在台下，老百姓嘩一下子全跑開了，可把這位二爺給摔壞了，起也起不來了。「哎喲呀喲，姓夏的好小子，你趁

我不防範，給我踢下來，你好、好不了。」說話都費勁啦。九齡一陣大笑：「藍田玉，我替你師父教訓你，這擂台，不是你們家的

客廳。姓夏的踢你一腳，叫你長經驗長能為，要給你一刀，你都不知道怎麼死的，你丟人不丟人？快回去吧！」藍田玉氣得一抱

拳：「遵命。」啊，還遵命哪！夏九齡在台上洋洋得意，剛要說話，猛然，西看台有人喊：「小娃娃，以詐取勝算什麼人物，綠林

道沒有你這種好漢子！來來來，某家與你討教。」飛身形上擂台，台底下嘩的一下，又全都大笑起來，怎麼又是一位身體矮小的人

物。此人正是邁步過嶺無形鬼藍田璧。夏九齡心裡明白：這三位誰都比我高得多，難道說這位還能讓我蒙了麼？乾脆見好就收吧，

想到這兒，他一跺腳：「嗨，我只說上得台來，會鬥成名的大人物，原來又上來一位矮小的人物，得，算我倒霉，回見吧。」說完

一打腰下擂台走了。氣得三爺藍田璧哇呀呀怪叫如雷：「姓夏的你上來！」九齡連理都不理，回到東看台，站在侯振遠的面前：

「師伯，姪男想會戰兩位出類拔萃的英雄，沒想到還是個矮老頭，就不願再戰啦。」

　　老俠哼了一聲：「不好好學能為，只在奸巧上下功夫，怎成大器？」九齡一吐舌頭，心想，費了半天力氣不落好哇！王爺倒是

很誇獎。

　　藍田璧在台上一站：「四方朋友聽真，在下名叫藍田璧，剛才這位姓夏的有自知之明，不敢動手，東看台還有哪位朋友登台較

量？」藍田璧連問數聲，無人答言。王爺可說話啦：「侯老俠，人家叫陣哪，趕緊派人吧。」夏九齡一指：「王爺看哪，那不是有

人去了嗎？」王爺一看，喝！傻小子於恒，晃晃悠悠，雙手分人群：「起來起來，快讓我打擂去，好吃大饅頭。」到了擂台邊，兩

邊都有大木梯子，他順著梯子就上來啦。老俠侯振遠很生氣，他衝著張旺、孔秀瞪眼：「又是你們指使的吧。」

　　這回沒說錯，其實傻小子明白，跟壞事包張旺他們在一起自己總吃虧，可他跟別人呆不到一塊兒，他們仨人總在一起。張旺、

孔秀冤他：「唔呀，吾說牛兒小子，你曉得今天到這裡來幹什麼？」「我哪知道？」「吾來告訴你，我們大家到這旮裡贏大饅頭。

」「大饅頭都是我的。」張旺念佛：「彌陀佛，牛兒小子。」「哎，壞事包，饅頭是我的。」「你看看西邊。」「看什麼？」「那

邊有饅頭，要想吃，你必須上擂台。」「上擂台去呀？」「對，你打躺下一個是兩個饅頭一碗肉。」「不夠吃啊？」「你打躺下倆



人，就是四個饅頭兩碗肉。」「誰給我記數？」「我們倆替你記著。」「別記錯了。」

　　「記不錯。」「我就去。」「唔呀，你不要忙，實在不夠吃，你看見那個白鬍子老頭了？」「老頭兒？看見啦。」「你要把他

打躺下就好了，他一個人兒就是一屜饅頭一鍋肉。」「那可就夠吃啦。」「快去吧。」這樣兒，猛英雄於恒下看台，分人群登上擂

台。往當中一站，兩隻手一捂肚子，雌雄眼兒一瞪：「饅頭肉過來。」藍田璧一想：誰是饅頭肉哇？傻小子扣著食哪！「猛漢，通

上名來。」「喲，麻煩啦，你聽著別嚇趴下了。吾乃淮安府漂母河於家莊姓於名恒號寶元。師父起的外號叫叱海金牛！來吧！」說

完一捂肚子，雌雄眼瞪圓。藍田璧左手一晃面門，右手拳「猛虎出洞」，照於垣胸前就打。

　　傻小子嘴裡嘀咕：「再來點，再來點。」嚇得藍田璧往回下一撤：「猛漢，你說什麼哪？」「混蛋哪，饅頭肉！還招早了，就

得餓著。」藍田璧一咬牙，蹦起來就一拳，眼看拳到啦，於恒又道：「再來點吧。」隨著左手往起一撩，右手一托他的小腹，

「嘭」，把藍田璧給托起一丈高。往下一落，「叭嚓」，差點給摔死。他一咕碌爬起來，捂著肚子轉了好幾個圈兒，才緩過這口氣

來。

　　傻小子一捂肚子：「臭豆腐、壞事包，給我記著饅頭肉哇」，還有誰上我這兒擂來？」

　　猛然間，有人喊：「傻小子不要裝傻充楞，某家來也。」西看台飛下一人，長腰登擂台。猛英雄急看來人，大高個兒，五十多

歲，寬腦門大鼻子頭，大嘴岔兒，黃眉毛黃連鬢鬍子，深眼窩黃眼珠子，一身藍係絨繩，倒是英雄形象。「猛漢，某家會會你。」

「好說好說饅頭肉，你叫什麼東西？」「某乃江西臨江府夾江驛龍泉塢金肩鐵臂蒼龍王增是也。」「饅頭肉，你是龍兒小子，快過

來。」王增也是老人物啦。往前上步，右手掌奔傻小子胸前就打。

　　於恒的招數是一招接一招的用，不能錯了。他要第二式：伏虎將軍神威廣，急提猛按莫因循。他一說再來點，左手往上翻，一

提王增的右掌。王增往後一撤，哪知道傻小子的厲害，右手從上往下，這手叫「月罩雲龍」。大巴掌猛的往下一按，正是王增的腦

瓜頂兒，「叭－－」可了不得了，把王增的鼻涕眼淚全打出來，硬給打了個大坐墩兒，疼得他齜牙咧嘴。傻小子兩隻手又一托他的

下巴，一按腦袋，這通晃悠！擂台下一陣笑聲，傻小子捂肚子，朝東看台張旺道：「記著兩饅頭一碗肉。還不夠吃哪，還有哪位再

給添一點兒？」
　　西看台有人答話：「我來也。」飛身形下看台，長腰登擂台，傻小子高興：「好小子，真孝順，知道我不夠吃。」這個人一瞪

眼：「讓你知道叱海烏龍王甲的厲害。」王甲搶步進身，搶雙拳打虎式，「泰山壓頂」奔傻小子頭部砸來。傻小子一看雙拳到啦，

上右步順右手，斜肩帶背奔脖子砸來，真是迅雷不及掩耳，王甲想躲焉得能夠？右手掌正剁在脖子上，「叭」可了不得了，把王甲

的脖子給砍歪了。疼得他一個鯉魚打挺起來，捂著脖子直轉悠。再看傻小子一隻眼睛瞪圓，在台上也轉上啦。一邊轉一邊喊：「嗨

喲，錯啦錯啦，要了我的命啦，師父不給饅頭吃，錯啦。」兩看台上的人都納悶兒，傻小子怎麼啦？王爺忙叫孔秀過去問問。「唔

呀，傻老牛，你怎麼了？」「混蛋，我的招用錯啦。」

　　剛才咱們提啦，他的招換著用，按秩序應該是：前衝錘法誰能擋，倒推九牛勇絕倫。那就是王甲雙拳到啦，於恒該是上右步用

右手封拳，右手用前衝錘奔王甲的小腹或者前胸就對啦。傻小子當時一急跳過去啦，用了立掌斜臂開山斧，這樣把王甲給剁啦。他

自己的招兒錯格兒啦，猛英雄焉能不急呢？

　　「錯啦，哪位快來給找補找補吧。」－－看來沒人給找補上，傻小子就得急死！猛然間：「有人喊：「猛漢，我來給你找補

上。」「太好啦，你真孝順。」

　　飛身形上擂台，正是遠東鏢局鏢主單鞭將邊老橋，六十多歲很精神，傻小子笑啦：「老頭兒，看見就喜歡你，快找補。」邊老

橋真沒瞧起傻小子，上右步腳踏中宮，右手掌奔於恒胸前便打。「再來點，真合適，再來點，真合適。」
　　傻小子高興，邊老橋掌奔胸膛，正好給傻小子遞過來，他左手一攥拳，從下往上翻，反拳一壓，右手攥拳，正好使用前衝錘，

「嗚」的一下正打在邊老橋的胸口上，這麼大的年紀，差點給打死！「哇」地一聲，仰面朝天出去一條兒，撲通，倒在台板兒上，

當時都昏過去啦！潘龍潘宏鼎親自帶人上擂台把老橋抬回西看台。傻英雄兩手捂肚子，又道：「嘿，你是個好人，到底給我找補上

啦，壞事包哇，記著饅頭肉，還有誰再給添一份？」這時候，有人高聲說話：「傻小子，待某來。」說罷飛身形登擂台，正是營口

永發鏢局鏢主神槍張凱要會鬥於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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